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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晚，“鸟巢”一场全新的、由
小及大的开幕式表演，拉开了北京冬奥会

的序幕。在截至今晚的 5天时间里，中国
冬奥代表团的健儿交出 3枚金牌、两枚银
牌的出色成绩单，这样的结果，远远超出

预期——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直到最后
一天收官日，才由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决赛中为中国冬奥军团带来唯一一
枚金牌。

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对于中国冰雪

运动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个全

新的起点延展开去，即便是长期从事冬季

项目的专业人士，目前也很难判断出在一

个新的冬奥周期中，中国冰雪运动将被激

发出多大的能量。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背后，是国

人对冰雪运动井喷一样的热情——这份热

情并不仅限于对“冰墩墩”的抢购，中国冰

雪运动，需要作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

不一样的他们

谷爱凌和苏翊鸣，可能是本届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 177名运动员当中最“特殊”
的两个：他们的成长经历、思维方式、训

练模式、表达方法，甚至对运动项目乃至

文化传统的认知，和在传统“运动队”模

式下培养出来的“老派”运动员相比，已

经有了“颠覆性”的不同——有运动员在

比赛结束后还“不敢”经过混合采访区，

“不敢”接受采访与记者交流，生怕自己

“说错话”从而闭口不言，但谷爱凌和苏

翊鸣只要遇到正规、正常的采访机会就会

侃侃而谈，表达一个内心强大的最真实的

自己，同是年轻人，同是冬奥主角，却给

人完全相反的观感。

苏翊鸣的教练佐藤康弘曾说，他有时

候感觉和自己交流的并不是一个 17岁的
孩子，“非常成熟”，这个练单板滑雪的

17岁的孩子在自己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上拿到坡面障碍技巧银牌，和他的偶像同

场竞技、同台领奖，毫无怯意，“准备出

发的时候还有些紧张，但出发的一刹那，

所有压力一下释放了。我想对所有比我年

龄大的、比我小的热爱单板滑雪的朋友

说，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努力永远不会欺

骗你”，苏翊鸣说。

只比苏翊鸣大 1岁的谷爱凌更是直
接：“我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我真的

没有压力。包括决赛最后一跳，我决定做

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动作，我是想

赢我自己，无论动作成不成功，我都为自

己感到骄傲。”

这样坦率的运动员，国内并不多见，

尤其冬季项目，尤其十七八岁。

就像谷爱凌愿意强调的，体育是

“桥”，而不是“墙”，是交流，而不是隔

阂。传统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运动

员，很少有人会对“体育”有这样的理

解，但这些在中西文化之间不断“串门

儿”的运动员，他们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

独到的理解，他们不需要也不再适用于传

统的“管理”模式。

不一样的交流方式

“事实上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平时对这种类型的运动员没有太

大的约束力，也不可能干涉他们的训练，

像苏翊鸣，虽然是在国内，但教练是他自

己选的，比赛也是他自己选的，衣食住行

都是他自己安排，中心只是在某些方面提

供必要的支持，比如协助他从中国滑雪协

会注册报名参赛。到国家队层面，队里只

是在原则上提出要求，比如必须要签反兴

奋剂承诺书。（如何处理与可能进入国家

队运动员的关系）对中心和国家队来说也

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有的运动员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以前习惯

说的‘队伍’。他们自己找教练，他们自

己制订训练计划，他们自己接广告和商业

代言，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比如谷爱

凌，打完这届冬奥会她还要去美国上大

学，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其实更适合协会化

的管理，就是需要组织国家队来打比赛的

时候征召他们入队，为他们提供注册和保

障服务”，从事冬季项目管理工作的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

判断能力，甚至具体到英语交流能力，都

是新的冬奥周期管理者们和工作人员需要

提升的业务能力——这和传统意义上中心

工作人员担任领队，长期在队里与运动员

同吃同住一起摸爬滚打并履行管理职责的

模式完全不同。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冰雪运

动的基础相对薄弱，有些冬季项目以前从

未开展，没有队，也没有人，不知如何下

手。本届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军团主场作

战，提出“全项目参赛”，备战周期内跨

越式的发展使得这一宏伟目标接近完全实

现：中国运动员在 35个小项上实现了

“零的突破”，最终全部 109个小项，中国
运动员获得了其中 104个小项席位，这已
足够值得骄傲的成果。

以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为例，2月
7日下午徐铭甫在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完赛，尽管他的成绩 （1分 56秒 93）
只排在 36名完赛选手中的最后一名，但
他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新的历史，这是中

国选手首次参加并完成冬奥会高山滑雪男

子滑降比赛（此前中国运动员只参过高山

滑雪回转和大回转比赛），前来观赛的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意向他赠送了一枚奥

运会纪念手表以示激励。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金牌，单板

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赛的银牌，高山滑

雪男子滑降的突破，同样掀开了中国冰雪

运动新的一页，接下来如何延续冬季项目

的突破与强势，是摆在顶层设计者面前的

新课题——符合条件的项目坚定不移“协

会化”，或是可以选择的良方之一：协会

招揽各方英才为我所用，以为运动员提供

“协调”和“服务”为宗旨，树立权威，

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让运动员有更大的发

挥空间完善自身，毕竟奥林匹克的真谛便

是“对人的教育”。

不一样的“协会化”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曾分

出 3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实体化协会：中国滑冰协会成

立时间最早，1980年便已成立，对外对

接国际滑冰联合会，负责组织国家队参加

国际滑冰赛事；中国滑雪协会于 1981年
成立，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滑雪联合会和

其余国际雪上组织举办比赛的“指定组

织”；2018年 1月，花样滑冰从中国滑冰
协会分离出来，中国花样滑冰协会正式成

立，至今也有 4年。
在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中，相应国家

队原本由以上 3个实体化的协会实施组织
与管理，但随着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赛事

停摆或无法参加）和备战任务的加重，所

有国家队“回归”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和体系健全的“中心”相比，目前协会面

临的实际困难，是缺乏与之地位相匹配

的协调与管理能力，因此无论运动员还

是协会管理者乃至政策设计者，都需要

时间来适应甚至摸索如何让“协会化”发

挥更大作用。

“我们的说法是‘小协会，大作为’，

我们想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起全国

的赛事体系，包括全国中小学生滑冰比

赛、‘夏轮冬冰’以及专业比赛，建立起

‘三亿有我’的普及体系，通过三大体系

让滑冰更贴近百姓。”中国滑冰协会主席

李琰在冬奥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协

会”有这样的表述：“体育的意义不仅是

竞技上要有取得第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对参与者意志品质的磨练，包括面对困难

时的坚持、心态的成熟。滑冰要参与到提升

中国孩子健康基因的工作中去，通过协会

搭建的体系，连接起政府和市场，真正为孩

子们打通参与滑冰运动的‘最后一公里’。”

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中，“协会化”改

革由来已久，但受多种原因所限，多数

“协会”与“中心”紧密相连，只是最近

一个奥运周期，“协会实体化”才初见效

果。“去行政化”的体育单项协会管理模

式是体育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育社会组

织管理模式，“放权”和“让利”则是

“去行政化”过程中难啃的骨头——“去

行政化”并非弱化职能部门的管理，而是

建立新型组织管理体系——体育单项协会

作为体育社会组织是现代国家体育管理体

系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担由“基层”至

“顶层”的梳理重任。

激发国人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北京冬

奥会已然做到，倘能借冬奥主场契机总结

经验探索出保障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

的新时代管理模式，北京冬奥会才更“不

虚此行”。 本报北京2月9日电

“零的突破”或可催生中国冰雪新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山顶，冷风卷着雪

粒呼呼地吹，刚在比赛中失误倒地的珍妮

丝·斯皮泰里走到成绩等待区，稍显犹豫

后从兜儿里掏出半个吃剩的豆包，微笑着

对着镜头晃了晃，便吃了起来。全世界关

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型场地技
巧资格赛的观众，在屏幕前看她淡定地吃

完了豆包，她开心地竖起大拇指，在冬奥

会赛场上完成了一场面对全球的“吃播”。

珍妮丝擅长面对镜头，因为除了单板

滑雪运动员，她还是一名滑雪视频博主，

在国外视频社交媒体上经营着全球数一数

二的女性滑雪运动频道。而北京冬奥会

上，她则拥有更特殊的身份——马耳他在

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名参赛运动员以及马

耳他代表团在本届赛会唯一参赛的选手。

“二战之后，我的祖父从马耳他移民

到了美国，他创办了一家制作冰鞋的公

司，后来逐渐壮大，为像关颖珊这样的

著名花样滑冰选手制作冰鞋，至今我们

依然在为世界各地的顶级花滑选手服

务。”珍妮丝表示，除了受祖父的影响，

她的母亲也是花滑选手，父亲则是滑板选

手，从小她就在冰场上继承着家里的“花

滑因子”，但在大学期间，她接触到单板

滑雪，从此便爱上这项更加刺激、自由、

有创新精神的运动，“我当时想成为一名

滑雪特技演员。”

珍妮丝今年 29岁，喜欢表演，曾经
有过短暂的演员和模特生涯。十多年前刚

接触滑雪时，她从没想过自己有参加奥运

会的可能，甚至没想过自己能有专业滑手

的水准，“接触单板时我已经 18岁了，但大
家告诉我为时已晚。”珍妮丝回忆，大部分

滑手都是从小开始练习，很多人在十八九

岁已经解锁了她现在想要企及的难度。

可珍妮丝依然喜欢单板滑雪，她想了

解这项运动和为之疯狂的选手， 2018
年，她站到了熟悉的镜头前，开设了自己

的滑雪频道，可如何能在赛事评论和对选

手的采访中显得更专业？她思忖了很久，

决定开始参加比赛，“身在其中，我或许

可以更明白选手们在想什么。”为了在比

赛中能更“接近”这个热情、勇敢的群

体，她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训练

中，甚至在父亲的帮助下把一辆 Nissan
NV200 的商务车改造成了“移动的房
子”，以方便她辗转各地训练，慢慢地，

她明白了这项运动让大家痴迷的原因，

“在赛场上的每次突破都令人兴奋，我想

留在赛场，甚至，我也可以试着为冬奥会

一搏？”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珍妮丝争取到

代表马耳他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机会，“虽

然在我来比赛前，外公已经去世了，但他

知道我能代表母国参赛，肯定很欣慰。”

还有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过去 6
年，他们一直在关注我的这段旅程，我想

让人们看到，虽然我起步晚了，但我真的

全心投入，无论什么年龄和什么背景，只

要有足够的决心和热情，你就可以取得任

何成就，不要觉得‘老年人’没有机

会。”她反复强调，“如果渴望成功并为之

付出，那么在任何年龄都能成功。”

在单板滑雪领域，每个人对成功都有

不同的目标，但“超越自己而非超越对

手”几乎是滑手们惺惺相惜的共识。“我

的愿望是能完成转体 900度。”站上冬奥
会赛场，珍妮丝资格赛第一轮就摔了，前

半程她完成得非常顺利，可在完成最后一

招时狠狠摔在了雪地上，她跪在雪地里双

手掩面，“我产生了极大的挫败感。”

糟糕的结果已经能够预料，她迅速接

受了现实。从赛场走向成绩等待区的过程

中，珍妮丝已经开始筹划下一轮的动作，

“我打算尝试一个我从没试过的大招儿。”

正琢磨着，她突然发现自己兜里揣着东西，

“天哪，是我的豆包。”于是她心情变得更加

明媚起来，“我暗示自己，吃一口吧，来点儿

甜的，这样能治愈我的心情。”于是，即

便屏幕上打出了 7.5的超低分，刚吃完豆
包的珍妮丝脸上也挂着笑意。

在挫折面前真实和乐观的表现让珍妮

丝迅速圈粉，关于她吃豆包的一幕和她自

在随性背后的经历很快引发好奇。比赛结

束后，这位排名倒数的选手成了混采区的

热门人物，“这种包子应该是红豆馅儿

的，是我在冬奥村中最喜欢的食物，我几

乎每天都会吃 6个，早中晚各吃两个，但
我今早胃口不好，什么都吃不下，就把豆

包揣兜儿里了，没想到在我最沮丧的时候

发现了它，我非常需要给自己来点儿甜的

治愈一下。”

在解答完关于“豆包”的问题后，珍

妮丝主动提及她没实现的目标，“我失误

了，但我还想尝试 900，本来打算孤注一
掷，但我心里还有个声音在说，如果尝试

900，大概率依然会摔，代表马耳他参加
冬奥的机会来之不易，我想在赛场上能留

下个‘站着’的记忆。”随即她补充道，

“但我坚信 900在未来等着我。”
珍妮丝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渴望，

“奥运会，全世界都在关注，平日里每一

天的竭尽全力，不就为了在此刻展现我

们的能量和热爱吗？我真的希望过这天

属于我。”但她坦言，自己很感谢这次失

败，“如果你在一个月前问我未来怎么打

算，我可能会说这是我的收官之战，但

和这么多优秀的选手同场竞技，我觉得

自己还有更多潜能可以挖掘，我想我还

有更多惊喜能奉献给单板滑雪，现在或

许只是开始。”

珍妮丝提及的惊喜包括在马耳他掀起

的“冰雪热”，虽然不具备争金夺银的能

力，但从她独自高举马耳他国旗走进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的场地里，这个典型热带地

中海式气候的国家便多了冰雪的主题，

“我出现在很多主流媒体上，我的社交媒

体也涌进了很多私信，不少马耳他人为我

出现在这里感到骄傲，他们也在激励

我。”她透露，为了回复这些善意，她常

常得熬到凌晨四五点钟。

马耳他不下雪，也不起浓雾，但珍妮

丝很期待自己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马

耳他人认识冰雪运动，也让世界了解马耳

他这个小而美的国家。”她笑称，“从马耳

他到阿尔卑斯山并不难，如果有人真的喜

欢滑雪，距离永远不会是硬伤。”

本报崇礼2月9日电

在冬奥赛场上吃豆包的马耳他女孩

比赛失误后，马耳他选手珍妮丝保持乐观，

在等待成绩的间隙吃起了豆包。 转播视频截图

2月9日，北京冬奥会，中国选手任子威（右一）在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